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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蠶神神話演變── 比較《搜神記》〈女化蠶〉、《中華古今注》
〈程雅問蠶〉及《原化傳拾遺》〈蠶女〉 
林莊梅   黃浩俊   鄧慧瑜  
 
 
一、 緒論 
 
《搜神記》中〈女化蠶〉是推原神話，據袁珂的解釋，推原「就是推尋事
物本源的意思」
1。而女化蠶神話則以女子化蠶之變形，推尋民間所信奉的蠶
神——馬頭娘的來源。2 蠶神馬頭娘由蠶演化為神之故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化
過程，而記載蠶神之神話數量亦多。本文將選取《搜神記》〈女化蠶〉、《中華古
今注》〈程雅問蠶〉和《原化傳拾遺》〈蠶女〉作比較，對比當中蠶神的形象、
蠶演化為神之過程和原因，以及其所反映之文化意義，淺析蠶神神話的演變。 
 
 
二、 蠶神形象溯源 
 
 
出處 文獻 演變 
《黃帝內傳》 蠶神獻絲 有名無形 
《荀子‧蠶賦》 身女好而頭馬首者 女與馬結合 
《山海經‧海外北經》 一女子跪據樹歐絲 女與蠶結合 
 
蠶能吐絲，絲能織布，布能製衣，衣能遮身避寒，蠶能滿足人們的生活需
求，於是人們開始養蠶取絲，蠶順理成章進入了人們的生活。據史料考證，山
西芮城仰韶文化遺址出土過陶蠶蛹，商周的甲骨文和青銅器常見有蠶、絲的文
字，說明養蠶取絲在新石器時代後期已經出現。3 基於對蠶絲的需求，「蠶神」
                                                     
1
 袁珂：《中國神話史》（重慶： 重慶出版社， 2007），頁 370。 
2
 劉燕萍：《古典小說論各稿：神話‧心理‧怪誕》（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6），頁 1。 
3
 高梓梅：〈漢畫「馬頭娘」神話涵容的文化信息〉，《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10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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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而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人們開始探尋蠶業的創造 （推
原）。在探尋和創造的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傳說，傳說中蠶神4 的形象是一馬頭人
身、在野樹上臥跪歐絲的勞動者形象，俗稱馬頭娘。 
 
 蠶神為什麼是女身馬頭呢？最早有關蠶神的記載，出自《繹史》（卷五）
引《黃帝內傳》記載： 
 
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5 
 
但在此則資料中，只記載蠶神之名，並沒有對蠶神的外形作出任何描寫或
形容。直到《荀子‧蠶賦》（賦篇第二十六）中，荀子請五帝回答一個關於蠶的
謎語，才提出了蠶為女身馬頭的破譯： 
 
有物於此，㒩㒩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
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
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
飛鳥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
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
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
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
謂蠶理。蠶。6 
 
其中「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楊倞注「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7，
「大眠」過後的蠶，通體變得透明，顯得柔軟、豐腴，就像少女之身。再者，
長大後的蠶昂起頭，像馬之首。由此可以推測，女身馬頭是人們「以蠶的自然形
態為原形而創造出來的蠶神形象」
8，是人們觀察聯想的結果。此外，西漢《山海
經·海外北經》載：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9 
 
《說文》：「歐，吐也。」郭璞云：「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10。中國人
                                                                                                                                                        
（2011 年 1 月）， 頁 95。 
4
 較具代表性的蠶神有二，嫘祖（黃帝妻子）及馬頭娘，本文將集中研究《搜神記》〈女化蠶〉
中的蠶神──馬頭娘。 
5
 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 1979），頁 172-173。 
6
 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020-1021。 
7
 同上，頁 1022。 
8
 劉守華：〈蠶神信仰與嫘祖傳說〉，《高師函授學刊》，第 5期（1995年），頁 3。 
9
 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242。 
10
   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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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發明了養蠶織布，而婦女又專於此職，因此人們以蠶的性態與養蠶婦女
的形象相結合，將吐絲的蠶比喻為少女。 
 
在《黃帝內傳》中，可知蠶神之名及其與「絲」、「織」有關；在《荀子‧
蠶賦》中，已知蠶神的外形，是女身馬首，或許這就是民間稱蠶神為「馬頭娘」
的原因；而在《山海經‧海外北經》中，僅記載一位跪樹女子，行為是吐絲，
沒有故事的內容，更沒有蠶如何化為馬頭娘的記載，但已具備了敘事的兩個要
素──人物和行為，袁珂認為「此一簡單神話，蓋『蠶馬』（太古蠶馬記）11神話之
雛型也。」
12。人們在長期的育蠶活動中，為了使育蠶的精神理想在神話中得到
充分反映，不斷地將傳說神化，到了晉代干寶《搜神記》的〈女化蠶〉，其故事
情節趨於完整，這是因為蠶業在不斷發展，傳說在不斷流行。干寶曾任山陰
（今紹興）縣令，《搜神記》序說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可見干寶
就是根據「舊說」來搜集和整理蠶神的故事；〈女化蠶〉的故事是「舊說」，說
明這一神話故事很早就在民間流傳，是活在人民口頭上的神話傳說。13 
 
三、 蠶神神話之演變 
 
〈女化蠶〉的故事既然是活的口頭傳說，那麼它就會不斷成長變化，內容
會越來越豐富，情節也會越來越完整。以下將列表比較《搜神記》〈女化蠶〉、
《中華古今注》〈程雅問蠶〉和《原化傳拾遺》〈蠶女〉之異同，再深入探討蠶
神神話之演變。 
 
 
 
 
 
《搜神記》 
〈女化蠶〉 
《中華古今注》 
〈程雅問蠶〉 
《原化傳拾遺》 
〈蠶女〉 
許諾人 女 女 母親 
對象 牡馬 馬 所有人 
違諾人 父、女 父、女 父 
殺馬人 父 父 父 
女嘲諷馬 有 有 沒有 
結局 女與馬結合成蠶 女與馬結合成蠶 化神為九宮仙殯 
                                                     
11
 許逸民指出《太古蠶馬記》乃明代人自明代自好子《剪燈叢話》、明馮猶龍(夢龍) ( 1574-
1646 ) 《五朝小說》摘出，另擬題目，託吳張儼為作者，而為傳世的掃葉山房石印本《五朝
小說大觀》所因襲，實即《搜神記》的〈女化蠶〉。參見劉世德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
（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8），頁 522。 
12
 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244。 
13
 高梓梅：〈漢畫「馬頭娘」神話涵容的文化信息〉，《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10卷第 1期
（2011 年 1 月），  
   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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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神記》〈女化蠶〉 
〈女化蠶〉之神話載於《搜神記》卷十四中：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
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
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
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
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
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軏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
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
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父行，女以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
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
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
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
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
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
養是也。14 
 
 此則神話，講述女主人公因思念父親，而對家中所飼養之雄馬，作出「若
馬能將父親迎回家中便願意下嫁」之言；後來父女對許婚一事出爾反爾，雄馬更
被父親射殺、剝皮。最終，女主人公遭馬皮捲起一併化蠶，悲劇收場。 
 
《搜神記》之〈女化蠶〉中的「蠶」並未以「神」的形象出現，結局止於
「女及馬皮，盡化為蠶」，女主人公和牡馬結合，只停留於變成「蠶」之階段。
神話當中的「罪」，都集中於女主人公身上。她不僅背信棄義 ── 作為許諾者，
她並未有在牡馬成功為其「迎得父還」後，兌現所許下的「吾將嫁汝」之承諾；
更恩將仇報 ── 在有恩於自己的馬死後剝下的馬皮上「以足蹙之」，嘲諷其身為
「畜生」，卻妄想「取人為婦」。牡馬因女主人公而遭受「伏弩射殺」及「暴皮於
庭」之悲慘下場，這不但沒有使女主人公反鞠自省，為自己的戲言感到悔咎，
反而與「鄰女於皮所戲」，在其身上不見絲毫哀傷之情。女主人公對其「親養」的
牡馬之死毫不傷心，亦未有對自己親手使牡馬致死而感到內疚，與將牡馬射殺
及剝皮的父親相比，女主人公更顯得不近人情，由此足見她這個「違諾者」才
是不折不扣的的「罪人」，故其未能成為蠶神亦是合理之事。15 
 
〈女化蠶〉之神話以「女及馬皮，盡化為蠶」作結 ── 女主人公和牡馬均
                                                     
14
 袁珂、周明編：《中國神話資料萃編》（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1985），頁 110。 
15
 葛曉音：《漢魏六朝文學與宗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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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生命，以悲劇收場。然而，女主人公和牡馬結合而成的「蠶」卻「異於常
蠶」，牠「綸理厚大……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肥實厚大的蠶能造福人群，由
此反映，「女化為蠶」以及未能成神的結局並不是絕對的悲劇，反而可視為女主
人公以「化蠶」這途徑替自己的罪孽作出補償。 
 
2. 《中華古今注》〈程雅問蠶〉 
〈程雅問蠶〉之神話載於《中華古今注》下卷： 
 
程雅問蠶「蠶為天駟星16化，何云女兒？」 
答曰：「大古時人遠征，家有一女，並馬一匹。女思父，乃戲
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歸，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之父所，
父{髟從}家有故，乘之而還。駿馬見女，輒怒而奪，父擊之。父懼
而密問其女，女具以實答。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所。女以足蹙之
曰：爾馬也，欲人為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竟，皮欻然起，抱
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之間得，乃盡化為續蠶於樹。其繭厚
大於常蠶。鄰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今世人謂蠶為女兒，蓋古之遺
語也。」17 
 
《中華古今注》是五代後唐馬縞仿照晉代崔豹《古今注》18 所作，馬縞序
文中稱「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殆有闕文，洎乎黃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
19。因此，〈程雅問蠶〉的重點在於解說詮釋為甚麼「今世人謂蠶為女兒」的疑問，
而不在於蠶神神話內容的改編及豐富的方面。〈程雅問蠶〉以「蠶為天駟星化」
為始，似承繼干寶引鄭玄注之解釋。其後又問「何云女兒」，反映蠶為女兒是流
行的看法。有學者據此條與《搜神記》對照，認為蠶為女兒乃晉時通說。而由
蠶為女兒之說皆被各版本接受，顯示該說在干寶之後仍然流行。20 
 
與《搜神記》〈女化蠶〉故事內容相比，〈程雅問蠶〉對蠶神神話的描述不
但沒有增加，內容上甚至有所刪減。〈女化蠶〉以「牡馬一匹，女親養之。」來介
紹馬與女主人公的關係，而〈程雅問蠶〉則只以「並馬一匹」四字介紹馬，沒有
進一步對馬與女主人公的關係作出描述。再舉一例，作者在描寫女主人公思念
                                                     
16
 天駟星，即房宿。古時以之象徵天馬。 
17
 主編：Donald Sturgeo（德龍），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中華古今注》﹕《卷下》﹕
《程雅問蠶》，網址﹕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34174&searchu=%E5%8C%96%E7%82%BA%E7%BA%8C%
E8%A0%B6， 二○一 五年二月十五日。 
18
 《古今注》是晉代崔豹作品。凡三卷，是一部對古代和當時各類事物進行解說詮釋的著作。
參見王根林：校點《古今注》，《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227-249。 
19
 馬縞：《中華古今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5），序。 
20
 許凱翔：〈《搜神記‧女化蠶》試析〉，《早期中國史研究》，第 3 卷第 1 期（2011 年），頁 96。 
152 
 
父親時，相較〈女化蠶〉「窮居幽處，思念其父」，〈程雅問蠶〉直接以「女思父」
三字便轉去「戲馬」情節。因此，與其說〈程雅問蠶〉是在「說故事」，倒不如
說它是不帶感情色彩地陳述事件。〈程雅問蠶〉以「父還，失女，後大樹之間得，
乃盡化為續蠶於樹。其繭厚大於常蠶。鄰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作為故事結尾，
可見故事以女兒化為蠶為最終的結局，女主人公為她違背諾言之行為負上代價。 
 
雖然〈程雅問蠶〉的內容與〈女化蠶〉相若，但是，其一大突破之處是內容
開始出現星辰崇拜，這是由小說《搜神記》〈女化蠶〉至神話《原化傳拾遺》〈蠶
女〉的一個重要過渡。〈程雅問蠶〉以「蠶為天駟星化」開首，《周禮‧夏官》說：
「夏官：掌質馬。……禁原蠶者。」
21、鄭玄注：「天文，馬為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
則浴其蠶，是蠶與馬同氣。」
22辰是星名，即房宿，又稱天駟。漢《陰陽書》也說：
「蠶與馬同類。」
23 這種把天象與物候人事聯繫的解釋，與陰陽五行說有關，也是
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 
 
3. 《原化傳拾遺》〈蠶女〉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人聚族而
居，遞相侵噬。蠶女舊跡，今在廣漢，不知其姓氏。其父為隣邦
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
母慰撫之。因告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
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 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
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齕。父問其故。母以誓
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配人而偶非類乎。
能脫我 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愈跑，父怒，
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
旬日，皮復栖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 桑葉，吐絲成繭，以衣
被於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
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
義，授以九 宮仙殯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沖虛而
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
靈應。宮觀諸化，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 頭娘，以祈蠶桑
焉。稽聖賦曰：「安有女。《集仙錄》六「安有女」作「爰有女人」。
感彼死馬，化為蠶蟲，衣被天下是也。」24 
                                                     
21
 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73。 
22
 同上，頁 173。 
23
 同上，，頁 173。 
24
 主編：Donald Sturgeon（德龍），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太平廣記》﹕《昆蟲七》﹕
《蠶女》，網址﹕http://ctext.org/taiping-
guangji/zh?searchu=%E5%8E%9F%E5%8C%96%E5%82%B3%E6%8B%BE%E9%81%BA，二○一五年二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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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廣記》當中，收錄了《原化傳拾遺》〈蠶女〉這一文本，當中的
故事無論是結構抑或是內容，亦與〈女化蠶〉、〈程雅問蠶〉極為相似，故可以
推斷為同一故事的變奏，只可能因為不同人的抄錄後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改變。
故事雖然在結構和內容上無甚變化，但當中有不少地方出現了異化，甚至滲入
了新的元素在當中，故與〈女化蠶〉和〈程雅問蠶〉相比，《原化傳拾遺》無疑
更有小說特色。下文將分點列出此文本首次提及的內容和刪改的地方。 
 
 
（一） 內容延長 
《原化傳拾遺》一文，當中的內容總長為四百七十三字，與《中華古今注》
的二百二十二字、《搜神記》三百八十五字相比，明顯延長了不少，除去不影響
內容的連接詞外，其中變化最大的有三點，分別是開首對父親在遠方一事的解
釋；中間母親跟眾人交流的情節；以及最後女主人公化神的下場，而這三點均
是《搜神記》及《中華古今注》沒有記載的。內容延長的最大分別是對故事情
節有了更深入的闡述，同時亦令故事有了明顯的起承轉合。起，便是父親遠征
的原因；承，是母親告訴所有人她的誓言﹕「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轉，
便是父親回來，怒而殺馬的情節；合，則是女兒化為神，與父母告別的結尾。
由於文字的擴充，令文章的起承轉合明顯化，相比於前文只是以僅僅一句交代
說女化為蠶，無疑故事情節的高低起伏更甚，更為引人入勝。 
 
（二） 人物刻畫 
相比起《搜神記》，《原化傳拾遺》〈蠶女〉這故事之人物刻畫明顯濃烈了
許多，在〈蠶女〉當中有「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一句，相比於
〈女化蠶〉「窮居幽處，思念其父」和〈程雅問蠶〉「女思父」，當中女主人公的形
象便更明顯，由陳述女主人公對父親的思念，變成「女念父隔絕」，先說明和父
親的距離十分遙遠，再用一句「或廢飲食」，意思指有時會因為思念父親而不進
食，可見其對父親思念程度之深，令女主人公的形象深化，而非單單的說一句
「女思父」便交代一切。 
 
再舉一例，在《搜神記》和《中華古今注》當中，當聽到諾言後，馬便
「乃絕韁而去」，單單的描述了馬聽完後便快速離開了，用「絕韁」一詞便總結了
馬的速度；但在《原化傳拾遺》當中，馬則是「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
去。」，在這一句可以見到，對馬的形容深刻得多──先有驚躍、振迅，然後更
絕其拘絆而去，整個過程描寫得更為仔細，令讀者更能感受到當中馬趕急的心
情和整套動作的速度，這一點與前兩篇的記述極其不同。與「絕韁」相比，此
篇的描述無疑更為細膩和傳神。 
                                                                                                                                                        
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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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尾改寫 
在結尾方面，《搜神記》、《中華古今注》是以﹕「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
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
倍。因名其樹曰桑。」和「父還，失女，後大樹之間得，乃盡化為續蠶於樹。其繭厚
大於常蠶。鄰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二者為故事結尾，可見兩者都以女兒化為蠶
為最終的結局。但反觀《原化傳拾遺》，故事結尾卻在女兒化蠶後，有了女兒由
蠶化為蠶神的後續。文中指「『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殯之任，
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沖虛而去。」，當中便說明了女主人公化神後的神
格和形象，而這一點在前兩文是沒有提及的。 
 
（四）時代背景 
分析《原化傳拾遺》的時代背景，其是為唐人孫顏所作，而《太平廣記》
則為宋太宗下令所編，，相對於晉代干寶的《搜神記》、唐末馬縞的《中華古今
注》，既然《中華古今注》和《原化傳拾遺》均出於唐代，目前可以先理出一條
時間線﹕ 
 
晉﹕干寶《搜神記》→唐﹕孫顏《原化傳拾遺》、馬縞﹕《中華古今注》→
宋﹕《太平廣記》 
 
從這條時間線，可以大概梳理出文本的變化，先是干寶的《搜神記》，再
到馬縞的《中華古今注》，最後是宋代的《太平廣記》。既然如此，為何干寶與
馬縞的文本相似，但孫顏的《原化傳拾遺》卻與兩者不同？干寶作《搜神記》
為紀錄自身所見聞、或採史傳雜說的內容集結而成，而《中華古今注》則與崔
豹的《古今注》體例相同，解釋其由來、面貌、內容和掌故沿革。干寶為故事
最先流傳之人，故暫不論，而《中華古今注》為注釋之文，故不會對故事內容
作太大修改，多時増補修減，不會大刀闊斧式的改文章；但《原化傳拾遺》則
未必如此，「拾遺」二字可上溯至晉代王嘉的《拾遺記》，該書收錄大量異聞、
奇形怪異的神話，更有不少純為謠言傳聞，可當作坊間故事的合集，既然《原
化傳拾遺》有「拾遺」二字，其起名目的應與《拾遺記》一樣，專門收錄神怪
之事。相較《中華古今注》，書類更為專門，所以其描述、說明更深入亦不出為
奇，再加上是坊間故事，大有可能與民間傳奇、坊間說法互相駁雜，令故事進
一步的衍化下去。故此，雖然同為唐代，二者的文本卻有如此大的分別。 
 
再者，延至宋代，亦可解釋為何《中華古今注》和《原化傳拾遺》時代一
樣，文本卻如此不同的問題。宋代有《太平御覽》（即《太平總類》）、《太平廣
記》兩書，均出自宋太祖的時代，由宋太祖下令編成。而其中《太平御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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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書25輯錄，而《太平廣記》則為小說輯錄，當中《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
均有提及過蠶的條目，但《太平御覽》所提及的文本與《中華古今注》相近，
而《太平廣記》則輯錄了《原化傳拾遺》的文本。可見，從分類當中，亦能見
到兩者的性質不同。 
 
相較兩者的分別，前者《太平御覽》的編寫偏向史官式的寫法，而《原化
傳拾遺》的寫法則偏向與小說相似，多了描述和情節鋪排。這一點，很可能和
唐代的風氣有關，自唐代起，便是志怪小說發展的一個朝代，就以《任氏傳》
為例，其狐妖形象之人性化與前代《阿紫》的文本相較，都可以看出唐代小說
變得人性化，有情節的推進和起伏，但就目前的資料的而言，尚未能定論此為
蠶女文本差異巨大的根本性原因。 
 
四、 蠶化為神之意義 
 
〈女化蠶〉中的女兒由蠶至神的演變，不單豐富了故事的內容，更具有三
重意義──文化、教化及崇拜三方面。 
 
1. 文化意義 
《搜神記》成書於晉代，《搜神記》中的蠶雖未有演變成神，然而，在一
些同樣載有《搜神記》各則神話的書籍中，卻於〈女化蠶〉末段記載了有關漢
代祭祀蠶神之事： 
 
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26 
 
由此可見，早於漢代已有祭祀蠶神之禮，祭祀的蠶神名曰「苑窳婦人、寓
氏公主」，而由皇后親自採桑，足見當時人民對蠶神之敬重。而《搜神記》〈女
化蠶〉的故事是「舊說」，說明這一神話故事很早就在民間流傳，這亦反映出蠶
業不斷發展，使人們對蠶神尊敬有加，時有祭祀。事實上，從夏朝起，皇宮裏
就設有從事蠶事勞動的女奴；商代皇室設有掌管蠶事的女官 ── 女蠶。到了西
周，政府設有龐大的官工作坊，從事服飾的生產，主管紡織的「典婦功」與工
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合稱國之六職。27 
 
另外，漢代以後，躬勤紡織被視為女性美德表現。作為皇后展現婦德模範，
                                                     
25
 中國古代一種大型的資料性書籍。 
26
 干寶著，黃滌明注譯：《搜神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1），頁 393。 
27
 王秦：〈中國女紅文化中的蠶神崇拜情結〉，《藝術與設計 (理論)》，第 10 期（2007 年），頁
1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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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母儀天下姿態的先蠶禮，在武則天（624-705）為后時較常實施，並在唐代
禮制中漸趨完備。28 或者可以說，紡織與女性道德的聯繫，在唐代更受強調。
因此，蠶女成神是對蠶業的重視，是對女性美德的規範讚揚，亦反映了當時社
會的道德觀。 
 
2. 教化意義 
 《搜神記》〈女化蠶〉和《中華古今注》〈程雅問蠶〉的情節幾近完全相
似，兩者亦同樣以悲劇作結。同是「許諾人」和「違諾人」的女兒，在違背婚
約後，與馬一同結合成蠶，失去寶貴的生命，為自己的過錯付上沉重的代價。 
 
中國古典小說的思想傳統之一，就是重視訓誡意義，亦即重視作品的社會
教育作用，因而勸善懲惡、福貞禍淫，就幾乎成了所有作品共同標榜的宗旨，
天理昭昭、因果報應也常常成為作者表現其愛憎感情的一種手段。29 整個故事
中，女兒無疑是一個核心人物，她種下了「背信棄義」之前因，招致「死亡、
成蠶」之惡果，作者透過這種「罪 → 罰」之故事結構，反映諾言的重要性並不
在於許諾的對象，而在於「許諾」一事之本身，對讀者有着濃厚的教化意義。 
 
3. 崇拜意義 
〈女化蠶〉神話的演變，逐漸強化了蠶女的道德形象，令蠶女成仙的合理
化，使原有之教化意義，昇華至另一層意義──崇拜意義。《原化傳拾遺》〈蠶
女〉中，女子足蹙馬皮而嘲笑之的情節，改為行過馬皮之側。由於女無過錯，
又以孝為出發點，再結合吐絲之功，才得授九宮仙嬪而升天。相對〈女化蠶〉
講述女因獨居而思父，〈蠶女〉強調蠶女因思父而廢飲食，「太上以我孝能致身，
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殯之任」，最後更因孝心而有好的結果，以此突顯蠶女孝的
形象。這可能和《原化傳拾遺》〈蠶女〉的時代有關，《原化傳拾遺》為唐代生
成，當時唐代佛、道二家盛行，為了爭取更多信眾，不少神話都會分別被兩家
所改寫，然後注入自己的思想，轉化為自己所屬派別的神仙或佛，以求令更多
人信奉該宗教，〈蠶女〉便是被道教改寫後的一個例子，經改寫後這個推原神話
之主角變得神聖無罪，更被封為九宮仙殯，藉此推高道教中養蠶這個行業，從
而爭取更多人祟拜這些神仙，祟拜祂們所屬的宗教。 
 
五、 結論 
   
神話具有社會意義，它與人類的物質生產緊密相連，正如魯迅所說：「『街
                                                     
28
 許凱翔：〈《搜神記‧女化蠶》試析〉，《早期中國史研究》，第 3 卷第 1期（ 2011 年），頁 
102-103。 
29
 周先慎：《古典小說鑒賞》（北京：北大出版社，1992），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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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巷語』自生於民間，固非一誰某之所獨造也，探其本根，則亦猶他民族然，在於神
話於傳說。」
30《搜神記》〈女化蠶〉、《中華古今注》〈程雅問蠶〉及《原化傳拾
遺》〈蠶女〉三篇所述之故事情節雖大同小異，然而在女主人公由「蠶」逐步演
化為「神」的過程，卻可窺見人們對蠶神神話於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重視程度。
蠶被神化，不是出於人們的憑空想像，而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蠶神神話的推
演，反映着蠶業在社會上日益受到重視，人們透過祭祀蠶神，以期得到庇佑，
使蠶絲能獲得豐收；蠶業備受重視，亦反映出社會上人們對婦德之讚揚。 
 
 
 
 
 
 
 
 
 
 
 
 
 
 
 
 
 
 
 
 
 
 
 
 
 
 
 
 
                                                     
30
 高梓梅：〈漢畫「馬頭娘」神話涵容的文化信息〉，《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10卷第 1期
（2011 年 1 月），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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